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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 他有
一条会说话的鱼。

有一条会说话的鱼？ 这简直是
“天方夜谭”。 即便我知道父亲说话
素来幽默，但还是吃惊不小。

出于对已年过八旬独自留守老
家多年的老父亲的担心，我第一时
间从外地赶回了老家。

到家那天， 正逢邻居二狗搬家
进城。 替二狗家搬运家什的汽车启
动那一刻，我那原本一直站在村口
大枫香树下发呆的老父亲，突然发
狂般地朝汽车追去，一边追还一边
哭喊：“你们莫抢走我那条会说话
的鱼……”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哭
喊累了的父亲搀扶到自家的老木
屋。 在呆愣愣地盯着我看了半天之
后，老父亲猛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串
带有鱼形图案装饰品的钥匙在我
眼前晃动。

“你就是那条会说话的鱼吧？ ”
老父亲哽咽道。 他像是在对我说，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无助地摇着头。 我委实猜不

透老父亲的这些疯言疯语。
直到老父亲再次把那串带有鱼

形图案装饰品的钥匙高高地举过头
顶，我才猛然想起，这一天，刚好是
我母亲去世 45 周年忌日！ 我的母
亲名叫梅任玉， 谐音不正是“美人
鱼”吗？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 正欲
安慰老父亲几句， 没想到他突然破
涕为笑， 一把抓住我的手：“满崽，
虽然全村的人都进了城， 但我不
怕！ 我有人陪， 我有一条会说话的
鱼……”

我看到， 硕大的泪珠正从老父
亲满是沟壑的脸颊滚落下来。

一种叫做酸楚的东西， 顿时挤
占了我的整个心空。

我咬咬牙， 把所有欲说的话全
咽了回去。

那时那刻， 我多想变成一条会
说话的鱼。

站在 23 楼天台的牛大壮转身
的瞬间，被潜伏在暗处的警察逮住
了。 楼下聚集了一群围观者，警车
和消防车声嘶力竭地呼叫着。

警察说接到群众报案，他长时
间在天台徘徊，试图跳楼自杀。

警察问：“你为什么要跳楼？ ”
牛大壮说：“我不想跳楼。 ”
警察说：“都这个点了，不想跳

楼怎么在天台游荡？ 有什么事想不
开说出来。 ”

牛大壮见警察没完没了，很着
急。

“我真不想自杀，就是失眠，心
里烦躁，想找个地方透气。 ”

“就这么简单？ ”警察不相信。
“真这么简单，要不你说我为

啥要跳楼。 ”
民警满腹狐疑， 又没有证据，

只好放了他。
“神经病，不想跳楼深更半夜

跑到天台晃来晃去，吃饱了撑的！ ”
围观者骂骂咧咧地走了，说影响了
他们休息。

牛大壮百口莫辩。 经这番折
腾，想睡又睡不着的焦虑和疲惫更
加难熬。

他倒是想回家去睡觉，那晚他
把自己关进卧室，闭上眼睛数绵羊
数到意识模糊，但想到公事与私事
如一团乱麻纠缠不清，他的身体一
抖， 有种从悬崖上坠落下来的感
觉，睡意顿消。

公司业务推动会上，销售总监
正在台上进行市场动态分析，牛大
壮竟然呼呼大睡。 领导黑着脸训斥
他：“如果还想干，赶紧把业务追上
去，用漂亮的数据将功补过。 ”

他外出拜访大客户，途中突然
眼皮像粘了胶水无法撑开。 他把车
开到服务区，伏在方向盘上一会就
睡着了。 酣梦中，他突然听到“啪”
的一声，副驾驶位置的窗玻璃支离
破碎。 他大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交警把头伸进来，拍拍他的脸
问：“你怎么了，要不要叫急救车？ ”

他盯着交警，一脸恼怒：“谁把
我的车窗玻璃砸了？ ”

交警解释：“保安说你的车一
直打着双闪灯，人趴在方向盘上许
久不动弹。 刚才猛拍车窗你都没反
应，我怕出事，只好砸玻璃了。 ”

他剜了交警一眼：“能有什么
事？ 我只是走累了，打个盹而已。 ”

望着交警远去的背影，他欲哭
无泪。

他向发小阿亮倾诉隐私。 阿亮
认为他病了，要去看医生。

他先去看内科。 医生听完他的
主诉，开了各种检查单，让他把医
院的设备都体验了一遍，没找到病
因。

他又去看神经内科，医生开了

抗抑郁和安神药， 嘱咐他放松心
情，遇到困难学会寻求亲朋好友的
帮助。

他想不明白，不过是想好好睡
觉，怎么就这么难？

阿亮提醒他，医生治不了的病
就不是病，多做户外运动，白天折
腾累了晚上容易入睡。

他觉得有理，死马当作活马医
吧。 他独自徒步，专往人迹稀少的
地方走。

他在树木葳蕤、 芳草鲜美、溪
水清澈的山谷发现了一个农庄。 他
深信在这人间仙境歇息会很舒坦。
当晚，他借宿农庄的木屋。 夜色渐
浓，蛙声忽远忽近，如催眠曲，可他
仍无法入睡。

他突然想念故乡年逾古稀的
父母。 老人见他独自回来，还带着
行囊，一脸疑惑。

他谎称出差， 顺路回来看看。
连续几天，他都早出晚归。 虽然睡
得不踏实，至少乡下清新的空气可
以放松身心。

母亲说：“你以前个把月才回
一次， 如今天天回来， 出什么事
了？ ”

他解释：“以前忙，难得回来陪
你们，现在想放慢节奏，弥补以前
的遗憾。 ”

母亲拎着背包把他往外撵 ：
“我们好好的， 你别来回折腾浪费
油钱了，城里有老婆孩子，早点回
去吧，别让他们担心。 ”

被母亲轰出来， 他哭笑不得，
又无法表达。

他觉得走投无路了，决意放弃
治疗，终结生命。

他把老婆孩子送到娘家，买了
两瓶白酒和一包花生。

他把个人收入情况和银行卡
密码写在一张纸上。 接着，他给父
母和老婆孩子写了一封十多页的
遗书。 他决定在拂晓之前从 23 楼
天台跳下去，绝不拖泥带水。

滴酒不沾的他倒满一杯酒 ，
就着花生米自斟自饮。 他用食指
戳额头骂自己：“前半辈子闯过千
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关、 你死
我活的爱情关……却被睡眠这纸
老虎绊倒了。 窝囊的失败者 ，可
恨，可悲！ ”

他左手跟右手划拳，无论赢输
都喊“你快喝酒”，仰脖一饮而尽。

他穿上老婆的花裙子，对着镜
中面红耳赤的自己说：“来生换我
做女人，只负责貌美如花……”

他哭一阵，笑一阵，骂一阵，恍
惚间从 23 楼天台摔了下去。

“啊，救命……”他大声呼喊。
突然“咣当”一声，觅食的猫踢

到空易拉罐，把他惊醒了。 他伸长
脖子四处张望，原来是做梦。

他叫纪成，是木匠村最后一
个木匠。 那年冬， 他做完 70 大
寿，好几个晚上独自坐在鲁班画
像前发呆……

老伴问他有啥心事，他没吭
气。老伴又问，他仍未搭腔。老伴
再问， 他长吁一口气， 闷声道，
唉， 过去村里有七八个木匠，邻
村人都叫咱木匠村。 没承想才过
了几十个年头，走了的，改行的，
外出做生意的，全村就剩我一个
木匠啦。 咱祖上六代木匠，万一
哪天两眼一闭醒不来，这门手艺
到我这就失传啰，愧对祖师爷和
老祖宗呀。 说完，又是一声长叹。

也是，都怪我没给你生个儿
呀。 老伴沉吟良久，突然双眼一
亮，哎，老头子，外孙强仔还算机
灵， 上个月高考没考上没啥事
干，不如让强仔跟你学？

他眉头皱了好一阵，紧抿的
嘴唇挤出四个字，试试看吧。

翌日，他和老伴一起先找女
儿，后找女婿，再找强仔，苦口婆
心，连说带劝……

经过几个来回的劝说 ，强
仔终于 点 了 头 。 纪成 满 心 欢
喜 ， 耐 心 地 对 强 仔 做 强 化 培
训 ：先言传 。 他从祖师爷讲到
老祖宗和当下，如今有些传统
的木匠工具已实现机械化 ，但
有些工具如凿子等 ，机械无法
代替 ， 有些 木 工 活 还 需 要 木
匠 ，这老祖宗的传统工艺必须
传承。 当木匠要心细，眼紧，手
巧 ；要能吃苦耐劳 ，德技兼备
……等强仔明白这些道理后，
再身教。 他手把手地教强仔使
用斧子、锯子、刨子、凿子以及
做榫头等技艺 ，让强仔用心体
验、苦练。

半年后的一天，邻村一位村
民建新房，请他做家具，他带强
仔去了。 一路上，他再三叮嘱强
仔， 你的木匠活己学得七七八
八，但离出师还远着呢。 如今跟
外公去那主人家里干活，也是实
习，你要继续用心学，好好干。 强
仔连连点头。

主人家建的是三间四层小
楼房，做的家具多。 起初，强仔干
得挺来劲，但一周后就眉毛打结
了。 一天下午，纪成指着几块刨
好的小木板，对强仔说，刨木板
必须刨平和抛光， 要直而光滑，
这些小木板光滑度不够， 重来！
注意哈，使刨子要用暗力，两只
手用力要均匀……强仔打了个

哈欠 ，悄声说，外公 ，差不多得
啦。 他双眼一瞪，使不得！质量如
脸面，不能有半点差池！

或许是为了让他爷孙俩把家
具做得更好，主人家每天负责安
排的午饭有鱼有肉， 酒水管够。
几天后，到吃午饭时，他不禁纳
闷了， 主人家每顿都杀鸡宰鸭，
唯独不见那自个最喜欢吃的鸡
胗子鸭胗子，也许是疏忽吧。 没
想到后来天天如此，他有些不爽
了。 他想问主人家，但又不好意
思开口。 一天午饭后，强仔跟他
小声嘟哝，真怪，主人家把那些
鸡胗子鸭胗子整哪去了？ 他本想
说，是呀。 但眉一皱，嘴一张，却
改口道，别瞎琢磨，人家整啥吃
啥呗。

不久， 家具打完， 喝过主人
家的完工酒，他和强仔收拾工具
回家。 途中，强仔突然掩嘴窃笑。
他再三追问，强仔说，主人家太
不够意思了，那些鸡胗子鸭胗子
都不舍得给外公下酒， 为解气，
就整蛊主人家一下。

啊？ 你整啥啦？！ 他急了。
嘻嘻， 我将一把小木剑藏在

主人家大铁门的门缝里了。 听人
说这么整， 主人家会不得安宁
耶。

“啪”一声，他猛掴了强仔一
巴掌，吼道，就是没鸡没鸭，也绝
不能这么整！ 别忘了，干木匠这
行，要讲口齿，更要讲良心！ 快回
去拿掉！

强仔摸了摸发红的脸颊，迟
疑着说，这事不知是真是假呢。

不管真假， 这么整就是昧良
心。 记住，一个合格的木匠，不可
无技，更不可无德！ 他的话似重
锤砸木，强仔顿觉耳震、心颤，还
没缓过神来，右耳已被他拧着往
回拉。

这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主人
家的呼喊声，师傅……请等一等
……

近了， 主人家将一包东西递
给他，满怀歉意地说，师傅，这是
晒干的鸡胗子鸭胗子，给你带回
去。 真不好意思，刚才忘拿了。

他心头猛一咯噔 ，又一热 ，
微笑着说，多谢啦！ 嗨，人老了
记性差， 我也有一件东西忘拿
了。 说完，推了强仔一把，快去
吧！

脸红耳热的强仔一转身，甩
开双腿， 朝主人家的方向奔去
……

午后一点，我和同事马丽
红去到六道街永春胡同边那
家经常光顾的“胖哥凉皮
店 ”。 我们故意没赶在饭口
去，因为这家店中午总是人满
为患。

这是一家夫妻店。店主胖
哥脸上常堆着笑，倒是胖哥老
婆的脸总不开晴，像谁欠了她
钱。

店里还有七八个客人，散
坐各处。

“老板，来两碗凉皮，一碗
正常，一碗少放辣椒。 ”我扫
码付过钱。 不一会儿，胖哥老
婆用托盘端出两碗凉皮，阴沉
的脸几乎要滴下水来。

我和马丽红选了离门最
近的一张桌子，里面墙上悬挂
风扇的地方已被别人占据了。
我俩边聊边用一次性筷子搅
拌凉皮上面的香菜段、 黄瓜
丝、麻酱、辣椒油。 刚吃一半，
厨房里传出稀里哗啦的响动，
隐约有骂声。

我和马丽红停下筷子，竖
起 耳 朵 ， 凝 神 聆 听 之 际 ，

“轰———”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从厨房响起， 一股气浪袭来，
我和马丽红猝不及防，被这股
气浪推到门外重重摔在地上，
耳朵霎时失聪。

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脸
部、胳膊火辣辣地疼。 我忍着
痛，上前一步赶紧扶起了马丽
红。

“胖哥凉皮店” 此时冒出
滚滚浓烟，爆炸殃及两侧的一
个麻辣烫店和一家土豆粉店
受损，“胖哥凉皮店” 的牌匾
也落地变成两半， 满地碎玻
璃。

公安、消防官兵相继赶来
……

我和马丽红及另外几个
食客被呼啸的 120 送到了医
院。

第二天下午，我从手机上
看到了相关新闻：胖哥小两口
积怨已久，矛盾日深。 胖哥一
怒之下，点燃煤气罐引发了爆
炸，胖哥与老婆双双殒命。

当时厨房门紧紧关闭，我
和马丽红离得远，既没听到厨
房里“嘶嘶” 的液化气声，也
没嗅到煤气味儿。

据相关后续报道，两位距
离厨房较近的食客， 送到医
院后最终伤重不治。 其他食
客均不同程度受伤， 只有我
和马丽红因为距离爆炸点最
远， 也最幸运。 除了手腕骨
折，我还有一些皮外伤。 妻子
请了假陪护我， 在企业担任
高管的妻子这会儿停下了忙
碌的脚步。 马丽红老公也放
下手机店生意为她忙前忙
后。 住院治疗了一个礼拜，出
院时医保报销了一些， 我和
马丽红虽各自支付了一千余
元的医疗费，但没觉得倒霉，
反而暗自庆幸。 毕竟，堪称劫
后余生。

一晃过了一个多星期，我
手腕部的夹板也摘下来了。一
天，我突然接到自称是保险公
司的陌生来电，对方直接叫出

了我姓名， 不过倒还礼貌，后
面缀上了“先生”，当他说我有
一笔保险理赔请我提供相关
住院病历及收据时，我禁不住
冷笑：“你个骗子，竟骗到老子
头上了！ ”

这年头的骗子无孔不入，
骗术层出不穷，不得不防。

电话那边，那个温文尔雅
的声音听我怼他是骗子，顿了
一顿：“对不起，宫克先生，我
没向您说清楚，您是因为六道
街永春胡同的那次爆炸而受
伤住的院，对吧？ ”

“对呀，怎么了呢？ ”听到
对方如此说， 我更大惑不解：
“可我没买过保险呀。 ”

“宫克先生， 是店主投保
了燃气险。 所以，您的医疗费
可以由我们公司为您支付。 ”
听到这儿，我恍然大悟。

撂下电话，我想了想，还
是给马丽红打了电话， 她手
机正通话， 我坐电梯下到二
楼找她。 自打遭遇这次意外
后，我和她半个多月没联系，
今天也是我俩出院后第一次
见面。

那家保险公司不远，距离
我们单位隔了两条街，我和马
丽红即刻赶了过去。

这事有点蹊跷，一定得当
面锣对面鼓地问清楚。

推开旋转门，一位身穿灰
色职业套装的大堂经理走上
前来， 询问我们办理什么业
务。

片刻，一位中年男士来到
一楼客户接待区。经过了解才
知， 店主胖哥购买的燃气险，
因为胖哥故意引爆煤气罐，胖
哥夫妇不能理赔，但食客们可
以。

我对保险一知半解。除了
每年必须要办的“交强险”，我
对其他种类的保险真不感冒。
但这次理赔，却让我对保险公
司刮目相看，尤其是他们安排
员工分别到几家医院不厌其
烦地核查寻找伤者……我不
由得对保险公司负责任的服
务态度深感钦佩。

下班回到家，和女儿吃完
晚饭，我把今天的经历发了一
条语音给出差在外的妻子。妻
子秒回了语音：“对吧，我早说
过， 别戴有色眼镜看人看事。
对了亲爱的， 七夕快到了，今
年还是咱俩结婚七周年，我给
你买了条腰带 ， 你看着办
哦。 ”

自责、愧疚在这一刻迅速
膨胀起来，占据我整个心房。
我点开唯品会， 找到了妻子
半年前就跟我提过的那款女
包……

一夜无眠。
早上， 我终于下定决心，

登录另一个不常用的微信，编
写了长长的一段话，刚想发
送，又删掉，最后只留下五个
字：珍惜眼前人。

中午，我又登录那个不常
用的微信号，马丽红的回复跃
入眼帘：嗯，珍惜！

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漫
延开来……

按照约定的时间，他准时赶到。
临近年关，街边的路灯杆上挂起了大

红灯笼， 不大的超市里播放着节日欢歌，
到处热闹拥挤，一派喜气洋洋。镇中学，建
在街道尽头偏僻一隅，冷冷清清，空荡的
操场上，寒风肆无忌惮，久未打扫的满地
落叶，恣意翻滚着，正如他此刻的心情，混
乱而忐忑，找不着方向。

校园变化不大，教师宿舍楼斑驳的墙
面上，铺满了枯黄的爬山虎，楼旁浓密的
树林，枝繁叶茂。 他在树林中停住电动单
车，双脚点地，左手扶住车龙头，右手下意
识地掏出一包烟，抽一支塞进嘴里，摸遍
全身，也没找到打火机。他嘀咕一句，无奈
地将烟夹在耳朵上，掏出手机，两眼却在
搜寻班主任的宿舍。

班主任的宿舍在靠近树林的二楼。隐
约中，关闭严实的窗户里，传出一群男人
的欢声笑语。 声音听起来都很熟悉，班长
尖细的娘娘腔，同桌沙哑的嗓音，体育委
员的结巴， 把他的思绪又勾回到了十年
前。 这次聚会是班主任发起的，几名班干
部都说好了要参加。早就听说其他几个班
干部现在都混得不错， 要么财大气粗，要

么手握大权， 而他这个曾经的学习委员，
高中毕业后去县城做了一名快递员。

春节前的快递件特别多，他每天要工
作十几个小时。 今天的聚会，他撒谎找了
一个特殊的理由， 才得到公司领导的特
批。 他送完几个顺路包裹，马不停蹄匆匆
赶来，薄雾在他的睫毛上凝结成细小的水
珠。

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他想，如
果雪下得大了， 就没法骑电动车送包裹，
任务完不成，年底的奖金就会泡汤。

正想着，一辆小轿车开进校园，停在
教师宿舍楼前。 司机先下车，然后迅速走
到另一侧，打开副驾驶车门。 一个女人从
车上下来，不胖不瘦，体态丰满，披肩长发
卷着大波浪，那是他从高中就开始关注的
迷人背影。高中毕业后，她考上医科大学，
毕业后留在那个遥远的省城做了一名医
生。 太熟悉的身影，让他刹那间屏住了呼
吸，心跳乱了节奏。 他来不及观察她的穿
着打扮， 更来不及打量她容光焕发的笑
脸，注意力就被开车的男人吸引住了。 男
人穿着时尚， 那件笔挺的双排扣西服，估
计可以买到三十件快递员工作服。

这个男人是谁？ 她丈夫吗？
她款款走向教师宿舍楼，回头微微一

笑，向送她的男人挥了挥手，却并没有注
意到他。 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只想赶快
逃离这里。 突然想，如果这男人只是她男
朋友呢？或者是她哥哥也不一定。这样想，
他又有了上楼的冲动。

他掏出檀木吊坠，闻闻，檀香味伴随
久远的记忆，一起吸进了他的大脑。 这檀
木吊坠， 是毕业那天他和她一起登上云
山，在胜力寺里购买的，两只鸳鸯，他留着
鸯，她带走鸳。十年时间里，他一直随身携
带。 此时，他想起了欧阳修的《长相思·花
似伊》那句“长江东，长江西。 两岸鸳鸯两
处飞。 相逢知几时”。

他和她并没有加微信，但他们都在班
级同学群里。 许是工作原因，她平时极少
参与同学们漫无边际的闲聊，可是班主任
发起的这次毕业十周年聚会，她很踊跃发
言，表达了参与聚会的强烈愿望。 也许是
迎合她的热情参与，他也留言说很想念老
同学，希望能通过聚会让大家重温当年的
美好回忆。 她极为认同他的意见，表达了
跟他一致的观点。

他把电动车停靠好，脱下头盔，捋一
捋乱蓬蓬的头发，挺直脊背，把衣领竖起
来再仔细翻开。 突然，他的心情变得乱糟
糟的，胸前刺眼的快递公司标识，给了他
重重的一锤。

正在他犹豫不决时，手机响起了微信
提示音，同学群里有新的信息。 他慌忙打
开微信， 是楼上的同学在群里发聚会照
片，几个男生衣冠楚楚，春风满面。

他骑上电动单车， 飞快地逃离了学
校，直奔快递公司。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
微信提示音不时响起， 他想看却又怕看，
干脆关了机。

深夜，他送完最后一个包裹，拖着疲
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 几次拿起手机，又
颓然放下。 他打开一瓶二锅头，狠狠地喝
了两口，胃里顿时火烧火燎，大脑一片空
白。他怔怔地看着手机，心想，总得有个结
果吧，总会有心死的时候。 他毅然打开微
信，在同学群里爬楼翻看。突然，一张她发
的自拍特写照赫然入目，照片里她笑容满
面，却又写满了失望，胸前的鸳鸯吊坠特
别显眼。照片下面留了一句话：同学聚会，
怎能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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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公司倒闭了，老何就
做了代驾。

开始的半年时间里，为了
养家糊口， 偿还一些债务，老
何是不要命地干， 时刻想着：
接单！ 接单！ 接单！

天天熬夜， 就出岔子了。
有天凌晨四点， 返程的路上，
“黑夜骑士”直犯困，没留神，
代步车撞到树上，老何重重地
跌下来，小腿骨折，在床上躺
了一个月……

伤好后，老何迫不及待又
开工了。

代驾这个行当，受委屈是
会有的。一次送一位喝高了的
年轻人，车子启动不久，年轻
人倒头便睡。 中途醒来，大声
叫：“你眼睛瞎啊？ 会不会认
路？ 故意绕道骗我钱是吧？ ”
老何说：“我是按导航走的，没
错呀。 ”“屁话！ 导航还有我熟
吗？赶紧的，前面右转……”结
果，转来转去，最后连他自己
都蒙圈了， 对老何说：“算了，
你还是用导航吧。 ”

老何哭笑不得。
这还是小儿科。
有一回，老何把一位女士

送到楼下，刚要熄火，副驾位
上的女士突然翻江倒海，吐了
老何一身，极度难闻的异味熏
得老何也忍不住一阵阵反胃
……女士不但没道歉，反而倒
打一耙， 说老何当着她的面
呕，是对她的一种侮辱。

临了，还在平台上给老何
一个差评。

气得老何真想给她一个
嘴巴子！

又一回， 老何接了一个

单，目的地是春园小区。 但到
了春园小区的时候，醉得一塌
糊涂的老板已经呼呼大睡，鼾
声如雷，怎么叫都叫不醒。 老
何就去保安室，问保安知不知
道他住哪一栋哪一楼哪一房。
保安仔细看了一下，说这人根
本不认识。

老何怕老板出什么意外，
就守了一晚，脸上、手上、脖子
上， 被蚊子叮了一个一个的
包，直到天亮老板才醒来。

原来，是老板的朋友帮忙
下单时摆乌龙了，老板家在春
元小区，在城市的东面，春园
在城市的西面， 一字之差，隔
了十多公里……

代驾几年，老何可谓阅人
无数， 也遇到让他心窝子发
热、发烫的事。

那天是元旦， 晚上十点，
老何接了一个单，送一家子回
去。

一小时后，商务车到了老
板住的大厦。老板很真诚地对
老何说：“师傅辛苦了，谢谢你
把我们安全送回来。”说完，老
板带头，领着老婆、两个儿子，
还有他弟弟、 弟弟的一个女
儿，站了一排，给老何深鞠一
躬……

老板还解下围巾，递给老
何。

“师傅，天气冷，你回去的
路这么远，这条围巾是我昨天
才买的， 送给你， 挡挡风寒
……”

老何哪敢收。
老板非要给老何系上。
“兄弟，路上小心点……

一年前，我也是代驾……”

徽州写意 李海波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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